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	第一部分 弑平帝王莽掌朝权   篡汉室奸臣索玉玺第1节  弑平帝王莽掌朝权(1)（图）


    姚期　　却说汉哀皇帝在位时，王莽的父亲王禁弟兄八个都在朝中为官，执掌大权。为什么王莽的叔伯弟兄八个都能在朝为官呢？只皆因哀帝的正宫娘娘，是王莽的姑姑，他们王氏门中仗着是皇亲国戚，才得显贵。王莽的伯叔王闳等人虽然都在朝为官，论得宠可不及大司马董贤。那董贤是哀帝驾前的嬖臣，专在哀帝驾前献媚，群臣等都恭维他；惟独王闳等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，不肯恭维董贤。董贤知道了，怀恨在心，有心把王氏一党尽行铲除，可是王党势力也很大，铲除也不容易。    

    这年正在元寿二年五月底，董贤府中的大门忽然倒在地上。董贤大吃一惊，想着新修的府门，怎么会无故坏了呢？他心中思忖：莫非说有什么凶险不成？正在狐疑之际，忽报哀帝病重，慌忙进宫。不及见驾，哀帝就寿终了。哀帝驾崩事关重大，因为哀帝乏嗣无后，不知道将来谁人承继汉统。董贤进至宫中，王皇后问董贤：“圣驾殡天，皇上的丧事应该如何办理？”董贤本无大才，只仗哀帝一人信宠，哀帝一死，他的心早就乱了，王皇后一问，一时间回答不上来。王皇后见董贤无言答对，又说：“从前，新都侯王莽曾说过天子大行的故事，这些事王莽都晓得，你可命他协助你，帮办事务。”董贤连连叩头称是。王皇后立刻降懿旨，召见新都侯王莽。王莽接旨，心中窃喜，立刻遵旨进宫。走在中途，王莽暗想：哀帝在日，宠爱董贤，哪将我放在眼内，一直冷落至今。如今皇后召我进宫，正可趁此机会把董贤害了，解解心头之恨。    

    王莽到了宫中，见了王皇后，就将天子大行及国丧应办之事陈述了一遍。王皇后见他如此精明，喜得心花怒放。这时董贤已然出宫，王皇后便命王莽便宜行事。王莽从宫中出来，立即传出皇后旨意，不准董贤入宫。又命尚书孔光奏劾董贤之过，说他在哀帝病重之时，不来伺候医药；昔日立太子他也从中做梗，以致哀帝驾崩，未有遗诏讲清传位于谁。这样一来，从前和董贤不合的文武大臣，全都参劾董贤的过失。王皇后便问王莽该当如何，王莽当然请王皇后降旨，王皇后便降了一道懿旨，将董贤撤职拿办。这一来吓得董贤惊慌失措，脱下朝冠，赤着双足，诣阙谢罪，求见皇后。因为也有些人给他求情，王皇后才又传旨：董贤为官不合众心，应收回大司马印，免官为民。董贤哪敢违背，立刻将大司马印绶缴上，退回家中。他心想：哀帝死了不及三日，我便衰败至此。想当初何等尊荣，不禁伤心欲哭。又自悔当初恃权专宠，如今王莽如此对待，分明是欲报旧怨。料想终将被害，不如早寻短见，以免命丧市曹，家资入官。主意拿定，夜间董贤夫妻双双自杀而死。家中亲属次日知道，不敢发丧挂孝，还怕有祸临门，赶忙把董贤装殓了，把棺材抬出城外，草草一埋。王莽知道了，又命尚书孔光参奏：董贤自杀，其父董恭和弟董宽、董信不知悔过，装殓董贤尸身之后，用朱砂在棺上画成龙虎图象，并用珠玉等物殉葬，穷极奢华，虽至尊皇帝也有不如，应将董恭等重重治罪。孔光不敢违背王莽，照他所嘱，递摺参奏。皇后降旨，将董贤财产没收，将董恭等驱逐远方，无诏不得入京。    

    董贤死后，大司马职无人担任，王皇后命群臣议奏谁人称职。前将军何武、后将军公孙禄、尚书孔光等全都上言，举荐王莽应为大司马。王皇后便传旨命王莽为大司马。国丧等事由王莽安排妥当后，王皇后升殿，与合朝文武及大汉朝刘姓宗亲商议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君。哀帝既死，应立何人为嗣，承继汉统？”王莽主张立中山王刘兴之子刘衎为嗣，王皇后应允。如此，群臣谁敢多言？王莽便保他的族弟王舜持节往中山国迎接刘衎。将刘衎接到长安城，择了个黄道吉日，刘衎祭了太庙，便登殿受贺，是为平帝。改元为元始元年，遵王皇后为太后。    

    平帝即位时，年方九岁，焉能执掌国政？王皇后便垂帘听政，朝中一切事务均由王莽独断独行。王莽又保他叔叔王匡为太师，把他兄弟王立、王疑、王丰、王富、王奂及心腹苏献、徐世英保荐为官。这一来，王莽算是权倾朝野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了。一些无耻的佞臣却上言太后，说王莽德同周公，有安定汉朝之功，应赐为安汉公，并应仿照已故司马霍光之例，加封三万户。此奏一上，太后便准了群臣所请，封王莽为安汉公，赐邑三万户。王莽却又作怪，故意上言愿为新都侯，不愿受安汉公之爵。太后不准，王莽辞了几次，太后不惟不准，反又给他加上个太傅的头衔，王莽这才受封。为了笼络人心，他又奏请太后给一班官吏宗亲等加恩，太后又准了王莽所请，众臣悦服。王莽又在他的府里传见大小官员，凡去见他的都有赏赐。元始二年，天下各处闹饥荒，有的地方蝗虫成灾，黎民百姓为饥寒所迫，逃荒、典妻、卖儿卖女，苦不堪言。王莽却认为是个好机会，便施展他沽名钓誉的手段，命朝中官员各处察访灾民，计其人口开仓放粮并赏给银钱。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，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，真是有口皆碑。    

    元始三年，王太后欲为平帝议婚。王莽一想，自己弄到这步田地，总算太后尽了姑侄之情。如今太后年高，倘若一死，不但自己权位不保，还许有性命之忧。为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必须设法与天子联姻，把自己的女儿选入正宫，将来皇太后死去，仍可保住自己的权力。因此王莽把心事告诉了心腹徐士英，让他出谋划策。徐士英授计王莽：“如此这般，大事可成。”王莽大喜，入宫面见太后，说道：“臣观国家大事，每逢换帝时天下均不安，其中的原因乃是皇上乏嗣无后所致。如今皇上登基三年，后宫尚未有人，宜在此时，仿照古者天子之制，选十二女子入宫，纳为后妃，以广后嗣。”太后闻奏，也觉得王莽所奏甚是有理，便道：“汝言甚善，可命有司办理。”王莽见太后应允，跟着说：“为万岁选后妃，必须选择长安公卿所生之女方好。”太后点首允其所奏。    

    旨意传下之后，有司官员就忙啦，分头向各官宦之家调查。官宦有女之家都希望女儿能被选为正宫皇后，都把女儿装扮得粉雕玉琢似的，以备有司选择。谁想有司官员选的多是王家的女儿，未免大失所望。且说有司选择完毕，造成清册，进呈太后。太后见册上王氏之女居多，恐有别情，将王莽召至宫中命其观看。王莽见有司把自己女儿列入首选，心中暗喜，却又怕落选，心生一计，向太后进言：“臣女才居下等，不堪与众女并选。有司误选臣女，应请太后千岁下诏有司，命其勿选臣女。”太后闻奏，以为王莽说的是真话，猜想着王莽的心意，是怕女儿选入正宫，受人议论，所以不愿将女儿入选。王莽不愿选他的女儿，我偏要选王莽之女为正宫，将来我要死去，我娘家这一片人也好保住富贵。太后想到此，立刻降旨：“凡王姓之女，都不准入选。”    

    旨意传下，有司不知道太后另有手段，见诏之后，就把王姓之女一律除名，另行改选。这样一来有许多朝臣为了此事纷纷上朝，要面见太后。太后命人问群臣有何本奏，群臣进言：“安汉公有功于天下，天下人皆望安汉公之女为天下母。奈何太后不选安汉公之女，臣等惟恐有失于天下人之心，故来保奏。”太后尚未决定，又报阙下来了无数吏民有书进呈。王太后命人将书取来一看，也是为了此事，书上之言也都说王莽之女应当选为正宫。太后传旨命大众候旨，王莽却又上言辞谢，弄得太后反倒犹疑不决了。王莽又假意遣人向进言之人分头阻止。说也奇怪，王莽越是劝阻，上言之人反而更多了，闹得太后无法，只好依了众人所求。    

    早朝之时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当着群臣，太后降旨：“选安汉公之女为正宫。”王莽却又作怪，跪奏：“臣女虽蒙选取，但不可为正宫皇后。”群臣见王莽态度，知其假意推辞，到了这步，大家只好捧到底，齐声说：“天下皆欲求安汉公之女为后，请太后千万莫准其辞。”于是太后决意娶王莽之女，不准王莽多言。又于众女中选了十一人为嫔妃，又派少府夏侯潘、宗正卿刘宏、尚书平晏三人，往行纳彩之礼。三人奉命到了王莽府中，见过王莽之女，立即回宫，回奏太后，都说安汉公之女生得仪容端庄、德行贤淑，堪居正宫之位。王太后又命卜官占卜此事。卜官卜罢，奏禀太后说：“金水相生之象，乃是大吉之兆。”太后闻奏大喜。有司官员又上言太后：“古者天子封皇后之父百里，如今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加封王莽。”太后也降旨依准实行。王莽自思：我今大权在手，富贵已极，何必贪此区区田地，遂上摺辞谢不受。太后依了王莽，越显出王莽贤德。当下太后即聘王莽之女为正宫皇后，又命人择定次年仲春二月为平帝大婚之吉期。    

    光阴迅速，不觉已至元始四年二月丁未日，这一天为平帝大婚之期。太后命大司徒马宫、大司空甄丰、光禄寺大夫刘歆、左将军孙建、右将军甄邯，捧着皇后玺绶，率领许多迎亲的官员，驾起凤辇，往迎正宫娘娘。此时长安城的五城兵马司派兵扎街，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黎民百姓不敢近前。远远望见凤辇由王莽府出来，左有文臣，右有武将，半副銮驾前面排开，前有御林军，后有宫娥彩女、内侍太监，拥着凤辇向延寿门直入未央宫而去。此时平帝年方十三岁，形如木偶，由大臣引导行礼后，群臣称贺。太后又降旨大赦天下，颁赏群臣。又赏王莽长子王安为襄新侯，王莽次子王临为赏都侯。自此，王莽在太后驾前更是说一不二了。    

    合朝文武，凡是忠臣皆有私议，都说太后赏罚不明，对于王莽恩赏过分，可是谁也不敢多言，怀着朝谏夕贬之虑，只得另想对策。王莽呢，却在府中与一班佞臣私自商议：太后虽是女流，却是为国操心，长年在那深宫内院，纵然宫里华丽，也是日久生厌。若请太后时时出游开开眼界，太后必然欣喜。大家商量好了，由王莽进宫面见太后，盛陈出游之乐，请太后四时出游。太后正苦于深居宫中，郁闷难过，听王莽奏请，当然愿意。从此，太后不时出游，耗费银钱无数。可是各处的官吏，时常得着太后的赏赐，谁能说王莽不好呢？王莽有时随太后出游，见了百姓，他就请太后赏赐钱帛、酒肉等物，遇见孤儿寡母，便请太后抚恤，一班小民无不欢悦。王莽的手段使得好，从此博得俚歌巷颂，口碑载道。偏在此时有些忠正的大臣上言，说太后不该如此耗费国款。太后焉能纳谏，对上言的大臣不是革职不用，便是下狱议罪。又有些个小人，纷纷上言太后，说王莽有周公之德，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，请太后赐王莽九锡。太后恩准了，遂宣王莽上殿，赐以九锡。哪九锡呢？这九锡是：(一)衣服(衮冕之服)，(二)车马(戎路驷马)，(三)弓矢(彤弓矢，卢弓矢斧)，(四)斧钺(金钺赤斧)，(五)秬(香酒)，(六)命珪(玉珪)，(七)朱户(用朱砂油漆以为门户)，(八)纳陛(升殿受贺)，(九)虎贲(虎贲军)。王莽叩头谢了太后之恩，然后大兴土木，翻盖了他的公爷府。工程完毕之后，群臣不免又称贺一番。    

    王莽此时不但不知足，反而贪而无厌，欲无止境，越闹胆子越大。他害了哀帝的西宫傅太后，害了哀帝的爱妃丁姬，害死了平帝之母卫夫人，这还不算，还杀了不少忠臣。王莽认为自己权重，没人敢把他怎样。那平帝虽然年幼，却明白杀他母亲的仇人是王莽，所以平帝时刻都有杀王莽之心。平帝应当等自己长大之后，慢慢地削弱王莽权柄，然后再治王莽的死罪。只是平帝年幼，不免有些小孩气，不知道忍辱负重，见了王莽，经常怒形于色，有时暗中骂王莽。王莽的走狗便报告了王莽。王莽一想：我当初曾禁绝过卫夫人，不准她进宫，而今又害死了她。现在平帝知道了，怨恨于我，将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杀我为他母亲报仇。不如趁他年幼，我先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

	第一部分 弑平帝王莽掌朝权   篡汉室奸臣索玉玺第2节  弑平帝王莽掌朝权(2)（图）


    隗嚣、吴汉　　且说平帝十四岁这年，到了大寒节后的酉日，平帝身入斋宫，净身沐浴。次日到了腊日，由大臣引导着，文武百官相随祭祀。王莽竟把毒药酒当作椒酒进平帝，平帝不知，将酒饮下。当时不觉难过，回到营中便染重病。太医诊治出来，却不敢明言，只用些不关痛痒的药搪塞差事，那如何能成？王莽听说平帝染病，心中暗喜，又怕机关泄露，遂想了一个办法加以掩饰。他作了一道策文，大意是说：平帝有病，他愿往泰山祷告，给皇上求寿。又命人做了一个装策的匮子(古时名为金縢)，把泰山的祝文存在匮子之内，放在前殿，却不准人给他泄露，戒守者勿言。在王莽看来，足以能掩盖自己的阴谋，并且还能博得贤名。当时果然被他瞒过去了，群臣以为金縢装策，是周公故事，周公为了武王有病，甘愿代死。今安汉公也是如此，真是周公重生。一些头脑清醒的人竟也把王莽当作忠臣，只不过说他过于揽权而已。又有人说王莽是皇亲国丈，跟平帝有翁婿之情，决无歹意。谁想到平帝一条性命竟断送在王莽手里!    

    这日天交正午，王莽在府内静听消息，忽报太后有紧要之事召集众臣。他心中欢喜，准知平帝定死无疑了。于是吩咐摆轿，直奔朝门。到了之后，王莽下轿进了朝房，见文武大臣已经来齐了。钟鸣鼓响，皇太后升殿，文武群臣行礼参拜已毕。王太后二目落泪：“如今国运不幸，平帝驾崩未央宫了!现召集众卿家商议应立何人为君？”当下宗正卿奏禀太后：“孝元皇帝支派下已然无人可立，惟有孝宣皇帝曾孙很多，计有淮阳王刘、中山王刘成都、楚王刘纡、信都王刘景、东平王刘开明，五王之外还有列侯四十八人。请示太后千岁，择立何人？”众大臣纷纷请示太后，应由五王当中或列侯之中，择立一人。惟独王莽不愿意，他知道这些人都在年长，立谁为帝，都会跟自己作对。不但大权把持不住，一旦自己所作的事泄露出来，定有性命之忧。不如保一个年幼之人任我愚弄，也好保住自己的权位。所以王莽在太后驾前力排众议，说：“五王、列侯俱是平帝同宗的兄弟。兄弟之辈，于礼不合，理应由宣帝玄孙中择立一人，承继平帝。”众文武大臣见王莽态度强硬，谁还再敢多说一句，太后见众文武官员并无异议，就降下诏旨：“召见宣帝玄孙。”等把宣帝支派下的玄孙召到了，文武官员一看，最大的也不过七八岁，小的还有两三岁的。文武官员中的刘氏宗亲见此情景，一齐跪倒，奏请太后老千岁，欲保景帝阁下玄孙刘玄为帝。王莽却说刘玄虽系汉室，支派太远，太后只好依从。王莽便跟太后商议，要立岁数最小的为帝。太后问道：“最小的为谁？”宗正卿跪奏：“最小的是广戚侯刘显之子，名叫刘婴。因广戚侯镇守宣城，未在长安，臣代奏。”太后又问：“刘婴几岁？”宗正卿答：“刘婴现年两岁。”王莽惟恐太后与众官员议其不应舍长立幼，就对太后说：“应先卜卦占相再定。”太后便命卜官占卦。卜官当然向着王莽，卜卦也吉、占相也吉，众人被王莽堵塞得无法说话了。    

    正在此时，忽报辉光太守谢嚣有事进见，太后立即召见。谢嚣一到，王莽心中暗想：吾计成矣。谢嚣奏禀：“今有武功县令孟通掘井，在井中得巨石一块，上有丹书是‘安汉公莽为皇帝’，臣不敢隐瞒，特奏闻。”太后闻奏，心中暗想：莫非王莽有心为皇帝，造此假石瞒弄于我，要不然井底下哪里来的巨石呢？就是有石，何不早献？我若允奏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不惟众文武大臣不服，必惹天下人议论，我落个不贤之名。王太后越想越气，碍于娘家人的情面，又不便深究，装点儿糊涂吧!她便道：“哪会有这种事？分明是欺骗人的事儿，不可凭信。”太保王舜跪奏：“臣观此事与安汉公无关。此乃安汉公忠于大汉朝，感动上苍，才有此石出现。如今若立刘婴为帝，他年纪太幼，如何办得了天下大事？太后老千岁如今年事已高，也应静养。不如仿照周朝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，命安汉公监国摄政，候刘婴年长，再撤安汉公摄政之权。”太后是个耳软心活的人，听王舜所奏，只好屈意应从。王莽恐太后反悔，请太后下道诏旨。太后到此时，只得下诏让王莽为假皇帝摄政。王莽磕头遵旨谢恩。当下朝议已罢，次日王莽帮助皇太后发丧平帝。    

    到了正月十五日，王莽登殿临朝，即假皇帝摄政之位。众文武大臣拜贺，心中全都明白：王莽与真皇帝何异？王莽受贺之后，率领众臣排开銮驾，坐方亭辇，到南郊祭祀上帝，然后还宫。有人密报王莽，受贺之时，有几位大臣没来随班朝贺。王莽决计把不来朝贺之人全都杀死。到了三月己丑日，王莽命人把刘婴抱至金殿即位。众文武大臣跟磕头虫一样，又大磕了一阵子头，称刘婴为孺子婴皇帝。王莽命群臣尊其女为孝平皇太后，遵王皇后为太皇太后。因为王舜撺掇太后，王莽才得以摄政，其功不可不赏。王莽便封王舜为太傅左辅，其余如徐士英、苏献、王立、王富、王奂、甄丰、甄邯、谢嚣、吴通等俱有封赏，从此，王莽便把天下大权揽到手中。    

    王莽摄政后不到一个月，河北台城守将朱文华、信都关守将傅友德、彭城守将杜颜等都上摺辞官，不管王莽准与不准，便都封金挂印而去。王莽并不深究，不过派人接任而已。王莽的心腹苏献给王莽出谋划策：“大汉朝刘氏宗亲太多，应早日铲除，以绝后患。”此话正中王莽心怀，二人计议已定，王莽就降了一道旨，命外任的官员入都朝见，并拜新君。旨意一下，外任的各郡太守、各县的县令、各关隘的守将都纷纷入都。这次，凡刘氏宗亲为官的，王莽全都设法害了，或暗中派人刺杀，或找个罪名下狱。虽然有一些耳目灵通的人闻风逃走，也都被王莽派人在途中追杀了。外任官员素有忠心的，也被王莽杀了不少，其中死得最惨的是桂阳太守姚猛。    

    王莽摄政三年。在这三年中，长沙定王之后刘崇、东郡太守翟义、东郡都尉刘宇、严乡侯刘信、武平侯刘演等，在外分别传檄天下声讨王莽，可惜这些人闹腾了没有多少日子，都被王莽所灭。这三年，王莽所杀的人可太多了，一时也述说不尽。概括来讲，王莽是灭刘八百户，血溅三千里。忠臣们是死的死、亡的亡，各处隐遁的也全都改名换姓。太皇太后深居宫中哪能知道。王莽杀害宗亲、残害忠良后，朝中所有的权贵官员俱是王莽的心腹，外任的官员也多为王莽的党羽。此时汉朝明为刘氏所有，暗中已经归了王莽。还有无耻之人贪图富贵，纷纷上表于太皇太后，说天降符图，汉运已终，请太皇太后命刘婴将天下禅于王莽。太皇太后这才觉悟过来，可惜已然晚了。太皇太后暗想：王莽有心篡汉，我偏不应允，看他怎样。    

    王莽篡汉决心已定，不管太皇太后应允不应允，便在未央宫托词天上玉帝赐他金匮图书，理应承继汉统。上天所给不敢不受，他降下一道旨意，在十二月朔日即登帝位，改国号为“新”，服色、旗帜尽皆用黄，牺牲俱用白色，王莽自称“天凤皇”。朝中大臣全是王莽的心腹，此诏一下，没有一个不赞成的。等到十二月朔日，文武大臣齐集朝中。到了吉时，王莽升殿受贺，文武群臣庆贺新君，没有一人追念汉室旧恩。可叹汉朝自高祖开基创业以来，直到如今，二百余年，竟被王莽所篡。说起来，这皆因王老太后放纵，王莽才假兴权威，以致潜移汉统，王老太后可算是汉朝第一罪人了。    

    王莽受贺已毕，忽然想起传国玉玺还在王老太后之手，就命苏献、王舜二人前往长乐宫向老太后讨要。二人奉命到了长乐宫，还没开口，王老太后就猜出他二人为索要传国玉玺而来，不由冲冲大怒：“汝等父子宗族皆受汉室雨露之恩，得以富贵，不思忠君报国，反而同谋篡汉。为人如此，虽狗彘也不食尔等之肉!如今天下既归汝等，应当另作玉玺以传万世，何必要此不祥之物耶？汝等索取玉玺胆大包天，我乃汉朝老寡母，不久将死，欲与此玺同葬，任汝等怎样，此物我决然不给。”说罢痛哭流涕。王舜和苏献跪在地上，不敢作声。王老太后哭了骂，骂了哭，闹个不休。王舜说：“老太后，我也曾劝过安汉公，无奈他不听。如今他即了皇帝之位，名分已定，势难更改。他若一定要此宝物，老太后有何方法坚持到底呢？”太皇太后闻言沉思不语，暗想：事已至此无法挽回。倘若王莽勒令强逼来要，我若是不给他，他怎能善罢甘休？反正刘家的天下都丢了，要此废物做甚？给了他们吧!想到此处，老太后亲自取出玉玺，冲王舜、苏献扔去，口里骂道：“汝等所作所为，天地不容，将来难免灭族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听啪嚓一声，玉玺落在砖上。原来王舜、苏献用手接玺，没接住，玉玺落在地上，吓得两人颜色大变，慌忙拣起来一看，几乎把王舜和苏献心疼死了!那传国玉玺已经摔落了一角儿，从此玉玺便不完整。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捧着玉玺回来复命。到了金殿之上，二人将玉玺献上，王莽见玉玺伤了，便问王舜、苏献，二人只得据实奏禀。王莽命人镶以赤金，自此这玺便叫作“金镶玉玺”。王莽得了玉玺，命人大摆酒宴，庆贺改元。跟着王莽便拆毁刘氏太庙，修王氏太庙，并将他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废除。    

    这一日，王莽临朝，将孺子婴叫至金殿，封他为定安公。当着群臣，王莽面对孺子婴落泪流涕起来，那意思是叫人看着不是他有心篡位，好像大势所迫，并非出于本心似的。然后命人把孺子婴带到鸿胪寺衙门去住，将此衙改作定安公府。从此孺子婴被软禁起来。又过了些日子，王莽见天下已定，封他二弟王立为昆阳王、三弟王疑为颍阳王，并命他们二人带兵去到昆阳、颍阳镇守。又封他四弟王丰为寿王，王舜为太傅，平宴为就新公，柴文进为左丞相，桓法卿为右丞相，王富为开国王，刘韵为国师，刘贾为新嘉公，哀章为护国大将，苏献为三齐王，徐士英为一字并肩王，王寻为大司徒，王邑为大司空，甄丰为开国大将军，孙建为护国大将军，窦融为吏部天官。王莽又杀了不少跟他不和的人，宫院中无论嫔妃、彩女、太监，凡是对王莽有怨言的，都杀戮一尽。然后又派他的心腹苏伦、庞顺带兵去巡查各县。    

    王莽想起平帝的正宫娘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为人贤淑，对于三从四德认为是金科玉律。把她留在宫中终归是祸，碍于父女之情，又不忍心杀她。想她青年守寡，不如令其改嫁。可又怕女儿不允，闹出笑话，如何是好？王莽想了几天，想出一个主意来，先把平帝的宫女全都改嫁别人，叫自己女儿瞧着，别人都改嫁了，就可以借此动摇女儿之心，改变她终身守寡的志向。主意拿定，王莽降旨，把平帝的宫女全都遣送，回归各人娘家，并令速为改嫁，勿误青春。果然不出一个月，这些人全都另行改嫁了。王莽以为这样一来，足可动摇他女儿的志向了。谁想那孝平皇后生性贞烈，自从孝平皇帝晏驾就托病不出，深居内宫，对于王莽恨之入骨。她心想：父亲篡汉，使自己居孀守寡。活着虽是刘家的人，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。王皇后见王莽把诸宫女遣出逼迫改嫁了，不但心志不动，反而觉得这些人走了，自己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。有心寻死，又想平帝之仇未报。平帝死得早，又无儿无女，心中万分悲痛。王莽见女儿守节心定，虽想了不少办法，但都未能成功。王莽仍不罢休，便命众大臣的夫人入宫相劝，有能劝平帝皇后改嫁者必有重赏。这样一来，众夫人纷纷入宫劝导。万没想到孝平皇后借此机会识别忠奸，要大义灭亲，为平帝报仇雪恨。这才引出一段三搜柴相府，苏成箭射王莽的热闹节目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	第二部分 李次元归汉献宛城   坚子全倒戈反南阳第27节  李次元归汉献宛城(1)（图）


    马援、寇恂　　回书说到坚谭追赶刘秀，刘秀进了树林，被树枝挂住。坚谭举斧要砍，忽然听见有人大喊一声：“休伤吾主!”坚谭顺声音观看，由打斜刺里来了一个人。此人骑着马，抽弓拔箭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吧嗒一声箭离弦，射中了坚谭的马面。马负疼受不了呀，把坚谭由打马上掀了下来。射箭之人抛弓摘刀对准坚谭便砍。刘秀见来人正是邓禹，高喊：“刀下留人!”邓禹停住双刀，刘秀下马搀扶起坚谭：“将军请起。”弄得坚谭羞愧难当，低头不语。此时，邓禹也下了马问明了原由，刘秀与邓禹劝了半天，坚谭感恩归降了，刘秀很是高兴。    

    坚谭说：“我要归降了，愿率兵回南阳把太守苏虎杀死，使千岁先得南阳以作根本。千岁意下如何？”刘秀说：“将军此举利于汉室，不知怎么做法？”坚谭说：“我带领的五百兵丁还没追到此处，如今我先回归本队装作败阵，千岁在后假作追赶之状，以免被人看破，杀苏虎得南阳我自有办法。”刘秀点头应允，三人上马，坚谭假装败阵，刘秀、邓禹在后边追赶。坚谭败到阵前，全军大乱，指挥人马回归南阳。    

    邓禹二次下马给刘秀施礼，刘秀下马相搀。原来邓禹由长安城回归南阳，现在听说刘秀兴兵，特来帮忙，不想却来得巧，救了刘秀。二人指挥乡亲们回到白水村内。邓禹说：“千岁，我如今要到宛城去，宛城东门有家弓箭铺，掌柜的叫任光。他曾随田备立道长习武，严子陵道长有封信让我给他送去，我估计严道长是让他把弓箭送给千岁。”刘秀说：“我替你到南阳宛城下书吧。”邓禹摇头说：“不行。千岁既已兴兵，宛城是王莽所管，您再也去不得了。”刘秀说：“你放心，宛城县令李忠已然归附我了。今日我去送信，要命李忠把宛城献出来作为根本之地，以后王莽大军来了，我们战守皆可无忧了。”邓禹听说李忠归附，就把严子陵的信交给了刘秀。刘秀与刘良父子请邓禹执掌帅印，训练白水村的人马，邓禹也不推辞。刘命家人备酒给邓禹接风。    

    天色黄昏，刘秀出门上马够奔宛城县。到了县衙见了李忠，彼此施礼，然后分宾主落座。李忠埋怨刘秀：”千岁，您怎么还敢到宛城来呀？”刘秀说明了让李忠献城之意。李忠说：“这宛城尚有县尉守城官袁亭，兵权在他之手。您得容我想办法把他和头目们劝好，才能献城。再有，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率领三千兵也要攻打白水村。倘若此时做事莽撞，事情弄糟了，宛城可就到不了千岁之手了。”刘秀说：“好吧。今日来还有件事，我这儿有封信是交给东门里弓箭铺任光任掌柜的，你派人把他找来，趁着城门未关我还得回去呢。”李忠遵命接过书信，派人去找任光。    

    时间不大，任光来了。刘秀见任光，中等身材，黄脸膛儿，五官端正，三十多岁，精神饱满。李忠请任光坐下，然后把信交给他。任光接过书信打开观看，心想：师父办事怎么这么糊涂？如果被人看出破绽，如何是好？他就赶紧往怀里揣这封书信，没想到李忠一伸手，把信夺过去了，任光可就急了。李忠打开信看完之后，问任光：“令师叫你把弓箭献与白水村的汉太子，你可愿意？”要是别人，不知道李忠是怎么回事，准得说不愿意。任光做事豪爽，有武夫的气度，当下回答：“兴兵灭莽，俺早有此心，如今正要前往白水村面见汉太子。”李忠闻言大喜，马上给任光与刘秀引见。任光施礼，刘秀答礼相还。三人落座谈了半天，刘秀要走，李忠吩咐家人备饭，请刘秀用饭，刘秀只好不走了。    

    君臣三人吃茶谈心之际，门公李有进来回话，他可就听见李忠跟刘秀说的是什么了。李有暗想：哎呀!原来妖人刘秀真跟我们太爷勾串上了。妖人刘秀在此，谁要拿住刘秀，赏粮三万石，官封万户侯。我何不到县尉守城官的衙门报案，袁大老爷带兵来了，准能捉住刘秀。我是原办，只是我们太爷李忠也得把命搭上，这个年头，也顾不了那么多啦!李有想罢，退出衙门，到县尉守城官的衙门报案去了。    

    守城官袁亭平素无恶不作，跟李忠有些仇恨，闻报之后，立刻命人到东西南北门传令，叫各门军士关城门，不要放走刘秀，然后调兵前往县衙。这时却有人知道了，此人是谁？原来是袁亭手下的头目叫孟德勇。他兄弟孟德刚在县衙当皂班，孟德勇听说这件事心中害怕，怕他兄弟帮助县令李忠，难保性命，随即派了一个小伙计给他兄弟送信。孟德刚闻信惊恐万分，有心立刻就走，忽然想起县令李忠待他不错，急忙进内宅报告李忠。刘秀闻报大惊，起身要走。李忠却很镇定，对刘秀说：“千岁万万不可走，就是连累我举家满门，我都倾心愿意。”正在讲话之际，忽听外边有脚步声音，由外边跑进一个人来。刘秀见此人身高过丈，黑脸膛，浓眉环眼，狮鼻阔口，短钢髯赛钢针，穿青挂皂，壮士打扮。此人对李忠说：“兄长，大事不好，袁亭要来和俺们作对!”李忠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先给千岁施礼。”那人向刘秀便拜。李忠说：“这是我胞弟李轨。”刘秀用手将李轨搀起：“壮士免礼。”李忠命李轨点鼓升堂，把军刃马匹备妥。    

    李忠更换了衣服，大堂之上咚咚咚鼓响，衙役三班伺候升堂。李忠先吩咐将县衙各门紧闭，又命人将监犯全押出来过堂，衙役们分头去办。李忠在大堂上向左右说道：“本县李忠幼读诗书，粗知礼义，别看我在王莽驾前称臣，我是另有用意。谁人不知王莽乃汉朝大司马，三杯鸩酒药死平帝，俺李忠决不能扶保于他。你们想一想，他自篡位以来，北国的匈奴数次侵犯边疆，赤眉军占据大安山，新市平林寨的王伦和绿林山的廉丹等纷纷起事。如今内有内乱，外有外患，闹得黎民百姓不得安居乐业，这是不是王莽一人之过呢？”李忠这一番话说出，衙役三班全都听得两眼发直，默默无言。李忠接着说：“当初秦始皇无道，焚书坑儒暴虐民命，多亏了汉高祖扫灭秦楚，天下才得太平。汉朝的皇帝爱民有德，我们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。现在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谁能拯救？今有汉高祖九世玄孙，孝平皇帝之后刘秀刘文叔在白水村兴师讨贼，本县愿弃暗投明归降大汉，帮助汉太子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，共灭王莽。你们想一想：如果认为我李忠这么办对，就随我弃暗投明；如果认为我做得不对，也可以帮助县尉守城官袁亭捉拿我，你们打算怎么样呀？”    

    众衙役都知道县令李忠不是文弱书生，他是个武夫，把式很好，拿他不大容易；再有他兄弟李轨那一对竹节钢鞭煞是难敌，实在扎手；也搭着李忠自从到了任上，对待属下三班别提有多么好啦，大伙怕李忠弟兄之勇，又感他的恩义，于是齐声说：“我等愿意帮助老爷扶保大汉。”李忠又问：“你等大众都是这样吗？”众人又说：“都是这样。”李忠说：“既是你等都愿意，那就好极了!实不相瞒，汉太子刘秀现如今正在我们衙门之中。待会儿县尉守城官袁亭来到之时，你们可要各持兵器动手，若能齐心努力战败了袁亭的兵将，占据此县，算是咱们大家之功。将来汉太子若能灭了王莽，你我大家都有富贵……”    

    正在此时，忽然听见稀里哗啦一阵乱响，衙役三班人等顺声音一看，由打大堂口走进七八十个监狱中的罪人，一个个满脸的泥垢，挺长的头发，一看就知道多少日子没洗脸、梳头发了，这份儿的难看，就跟小鬼儿一样。这些罪犯全都跪倒在大堂之下。李忠向他们说：“罪犯人等听真，想当初汉室的天下没丢的时候，你们还能够安居乐业。自从王莽专权秉政任用非人，朝中净是奸臣佞党，外任的官员净是贪官污吏，弄得天下黎民不安。你等为身家所累，无法谋生，被迫走入邪途，如今获罪收监，委实可怜。现在有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师讨贼，要灭王莽，为自己报君父之仇，为天下人民杀贪官斩污吏，使你等将来安居乐业。本县此时既然归降大汉朝，你们所犯的王法乃是王莽的王法，如今本县既然归降了汉室，此城就不归王莽所管，你们也就无罪了。我要把你们全都放了，你们愿意吗？”这些罪犯万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，听李忠说把他们全都放了，哪儿能不愿意呀，全都给大老爷磕头谢恩：“老爷，我们愿意。老爷若能放了我们，决忘不了老爷的恩德。”李忠说：“你们既是愿意，我有一事与你们相商。我想放了你们，可一时之间你们也都找不着正路，仍不免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，不如帮助本县共保汉太子。若是闹好了，将来还能建功立业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；要是弄糟了，也没准把命扔掉。”罪犯齐声说：“老爷若是叫我们帮助汉室兴兵，别说是两军阵前，就是赴汤蹈火也是万死不辞。”李忠说：“既是这样，好极了，你们先帮助我在宛城内与守城兵一战。要能把守城兵战败，得下宛城，便是你等一件功劳。”罪犯齐喊：“愿战。”李忠又说：“我命人把你们的手铐脚镣除去，动手打仗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将手铐弄丢了，将来报功之时就以手铐为凭。”众人遵命。跟着李忠下令，三班衙役一阵忙乱，给这些罪人挑去了手铐脚镣。李忠摘去乌纱帽，脱下大红袍，换掉了粉底官靴；另换了一身短箭袖，红中衣，薄底靴子。此时李轨早就鞴好了几匹马，刘秀、任光跟李轨取了军器，任光找了一对劈棱锏，刘秀是口大刀。李忠的家人把内宅门户紧闭，三班衙役人等各自抄好了家伙，准备动手。    

    这时，就听见县衙外边一阵大乱，灯球、火把、亮子、油松照得天都红了。外面有人呐喊：“县衙里呀，衙役三班呀，你们上了当啦，急速把妖人刘秀献出来呀!若把刘秀、李忠献出来呀，没有你们的事呀；如其不然哪，打破县衙拿住之时，一同问罪呀!……”四周围齐喊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此时县尉守城官袁亭带着三百多官军把县衙团团围住，堵住衙门大门的是五十名弓箭手，每人一张弓一壶箭，全都抽弓拔箭认扣填弦，对准了县衙的大门。只要大门一开，无论你有多大的能为，一阵箭射来，你也是难出县衙一步。在里面不出来还好，只要一出来，定有性命之忧。县尉守城官袁亭胯下马掌中枪督促官军呐喊。    

    不表外边已然齐备，单说李忠见众衙役三班各擎利刃，罪犯各自提着手铐脚镣，全都准备好了，立即传令：“将大门开放，一齐杀出!”忽听有人喊叫：“且慢开门。”李忠一看是个罪犯，忙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叫开门？”这人说：“老爷，我接着门缝儿看见了，他们外边有不少弓箭手哪!要是一开大门，他们准得放箭，出去多少人也不成啊!咱们不如全灌土枪吧!”李忠问：“什么土枪？”这个罪犯说：“土枪就是我们把土灌在袖筒之内，都站在最前面。等着大门一开，咱们一块儿把袖口里面的土往外一扬，先迷他们弓箭手的眼睛，他们就无法射箭了。然后往外一冲，给他一路大砍，准能成功。”李忠一听，认为很有道理，吩咐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弄吧!”于是众人全往袖口内装土，转眼之间全都齐备了，然后往前一拥，在大门里站好了，准备着开门扬土，然后冲锋。    

    李忠传令：“开门!”有人将大门撤闩落锁。门一开，外面的弓箭手立刻放箭，这箭还不知道射得中射不中哪，这些个罪犯一抖袖口儿，土枪还真管事，这土满扬在弓箭手的身上了，尘土飞扬，迷得他们全都睁不开眼睛。这些罪犯往上一扑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抡开了手铐脚镣向官军一路乱打，打得这些弓箭手头破血流，纷纷往后倒退。跟着三班衙役各持棍、棒、刀、枪，向守城军大杀大砍。袁亭指挥守城军冲杀，这两下里的人撞在一起，喊杀之声震天动地。两下里各不相让，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，李忠、李轨弟兄二人催马杀出。李忠的一条大枪使开了，如同游龙戏水，跟小鸡吃米似的向守城军扎、挑、拨、豁，真是挨着就死，碰着就亡。李轨的双鞭抡动如飞，守城军使的军刃，无论刀枪棍棒，磕着他的鞭就撒手，碰上他的鞭就得飞。这哥儿俩如同虎荡羊群一般。此时忽听有人抖丹田一声嚷：“众官军听真，在下任光，尔等要知道任光的厉害，闪开了!”众官军一看任光胯下马抡开了双锏，碰上他们的家伙，如同斧打乱劈柴一般。刘秀催马随在任光身后，从县衙门里冲出来，把大刀一摆如同削瓜切菜相仿，杀得官军叫苦不迭。    

    任光在前，刘秀在后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往正西而去。任光说：“千岁，咱们出北门，我先把您送回白水村去。”刘秀说：“好吧，我回去就把白水村的人调来帮助李氏昆仲。”二人催马向前，任光一着急，把道儿走错了，带着刘秀够奔南门了。君臣二人快到南门，门军高声喊喝：“对面什么人？站住!”任光高声回答：“在下是弓箭铺的任光，如今保了白水村兴兵灭莽的汉太子千岁，我们君臣要想出城。你们要知道我任光的厉害，急速将城门开放；如其不然，叫尔等全都命丧双锏之下。”门军有守城官袁亭的命令，哪儿能听他这一套，门官吩咐官军：“杀!”众官军往前一扑，直奔任光、刘秀。君臣二人刀锏并举，向他们一路大杀，官军们东倒西歪，焉能拦挡得住？忽然，门官宋老爷在门洞里嚷开了：“了不得啦，谁把城门给弄开啦!”任光在前，刘秀在后，飞马跑进门洞儿一看，果然城门开着呢。    

    原来这南门的门官宋老爷是任光的亲戚，任光虽然不知道把路走错了，到了南门，这位宋老爷可听出是任光来了。一听任光保了刘秀，他是又惊又急。惊的是任光怎么这样糊涂，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，保了刘秀，闹糟了全家性命难保哇!急的是赶紧把他放出城去才好。任光、刘秀与门军动着手哪，宋老爷跑到房中把钥匙摘下来，又跑到门洞把锁开开，轻轻地撤去门闩，把门拉开之后假装着急，高声喊嚷：“谁把门开开啦？”这是卖山音，好叫任光逃走。刘秀跟着任光进了门洞儿，这位宋老爷又去开外城门洞儿的城门去了。君臣二人到了外城门洞儿，见有人开门，任光纳闷，天黑又看不清楚，问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宋老爷说：“表弟，是我。”任光这才听出来是表兄宋仁，忙说：“表哥，你也快逃吧!”宋老爷说：“你甭管了，我先回家。”任光、刘秀出了南门走到关厢，任光这才想起他表哥宋仁是在南门当差，再看看四周，心说：糟了!怎么由打南门出来了，这下子可绕了远啦。任光对刘秀说：“千岁，咱们把路走错了，这是南门。”刘秀说：“也甭管他是南门、北门，总算是出离了险地啦。赶快往北绕吧。”    

    君臣二人说话之际，忽见对面灯球、火把、亮子、油松照耀如同白昼，火光之中闪出一支人马，约有数千之众，将官盔甲鲜明，士卒军装整齐，剑戟光辉。当中马上一员战将，黄脸膛黑胡须，也就有八尺的身躯，金甲红袍，手持金枪，当中一盏大灯笼，灯笼上有一行小字“查办南阳副钦差”，当中斗大的一个“庞”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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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贾复、冯异　　书中暗表，此人乃是王莽派的查办南阳的副钦差庞顺。他得报苏伦被宛城县白水村的百姓所杀，刘秀也在白水村兴兵了，这才带领着人马赶到宛城，想会合宛城的县令进兵攻打白水村。走在中途路上，离宛城南门不远扎下了营寨，他也不知道白水村到底有多大的举动，想先派人探实了再进兵，又派人到宛城传令。这天宛城县尉守城官袁亭派人前来告密，说刘秀现在城中，与县官勾结要占据此城，请他急速率兵前来捉拿刘秀。庞顺立刻点了三千兵马，走到南门外关厢口。该着出事，正遇上任光保刘秀逃走。任光看见这么多王莽的官兵，他可就急啦，催马冲奔大队。庞顺也迎上前来，用枪一指任光：“你是何人？”任光说：“俺姓任名光字普照，如今扶保兴兵白水村的汉太子。你是何人？”庞顺通名完毕，举枪就扎。任光用锏往外就磕，二马错镫，任光还锏便打，庞顺举枪招架。俩人动手不及三合，庞顺一眼看见刘秀了，心中暗想：要是把刘秀拿住，这件功劳胜似捉拿任光啊。想到此他喊了一声：“我兵我将杀啊!”喊罢，舍了任光，直奔刘秀。刘秀一看不好，拨马就跑。庞顺在后面就追，三千人马往前一冲，任光并不畏惧，把双锏一抡，如同一对小车轮似的呼呼带风，噼哧啦嚓，用锏乱打，打得官军头破血流，筋断骨折。任光人似欢龙，马似活虎，挨着便死，碰着便亡，杀得官军叫苦连天。官军见拿不了他，全随着庞顺追赶刘秀去了。这么一来，任光跟刘秀反而跑到两下里去了。    

    刘秀跑到天亮，后面的追兵还是苦苦地追赶不放。刘秀认清了道路，逃奔白水村。天光到了卯时，太阳东升，刘秀可就快到白水村了。远望白水村，刀枪密排，旌旗飘摆，邓禹正率领白水村的少年——八百子弟兵操演人马。刘秀喊嚷：“邓王兄，王莽的官军追赶于我，你急速截杀一阵。”邓禹与白水村的人一看，刘秀周身是血，如同血人一般，后边大队人马蜂拥而至。邓禹立刻指挥人马迎敌。刘秀进了白水村，已然累得人困马乏，下了马在庄门外歇息。庞顺追到白水村，吩咐一声：“列队。”三千人马刚要列阵，忽听正南方鼓炮之声震天动地。庞顺与兵将不由得回头观看，见从南方来了一支人马，旌旗飘摆，绣带高扬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，约有三千之众。庞顺见他们遍打黄旗，知道是自家人马，也就将心放下。    

    这三千人马离着庞顺的队伍不远，一字儿排开，当中一杆皂缎子纛旗，旗上绣的字是“南阳前军战将”，当中白光黑字，斗大的“坚”字。旗角下一员大将，穿青挂皂，手持大斧。庞顺认识此人，他是南阳太守帐下的前军战将坚谭。这三千兵士全都反穿着号坎，为什么反穿号坎儿呢？这笔书现在补明。    

    原来这南阳太守苏虎，是王莽驾前三齐王苏献的侄子，说起来他的文才有限，武艺平常，仗着苏献的提拔，当了南阳郡的太守。苏虎自从到任以来，待民无恩，对待部下只罚不赏。他手下有八员猛将：景丹、盖延、邹朱、邹标、张天胜、张天印、坚谭、魏岳，还有偏将二十四员和大兵三万。按说他接着公事，也得着报告了，宛城县白水村刘秀兴兵。白水村属南阳所管，他是地方官员，用兵之道贵在神速，理应趁着刘秀尚未养成势力，率大兵前往，白水村准能打破。可他哪里懂得用兵之道，他命大将坚谭率领五百儿郎到白水村捉拿刘秀。如将刘秀拿回，算是奇功一件；若拿不着刘秀，回来是定斩不饶。所以，坚谭只带五百人攻打白水村。这坚谭，论武艺，一口大斧武勇绝伦；论人品，为人口快心直，不愿谄言媚上。平日里他最不服苏虎，苏虎老想抓他个错处将他杀了，如今借此为由，叫他只带五百人攻打白水村。坚谭心中原想把白水村打破，拿住了刘秀就回南阳。如若拿不住刘秀，豁出性命不要，宁可死在阵前落个忠臣，也不愿回南阳受苏虎一刀之罪。万也没想到坚谭偏偏遇见了有仁有义的刘秀，他焉能不归降大汉呢？坚谭在刘秀马前归降，他手下的五百儿郎根本不知道。坚谭告诉这些兵丁，人家白水村有的是兵将，树林子后边足有几万大兵，这些兵丁信以为真，跟着坚谭败回南阳郡。    

    却说坚谭回到了南阳郡，命五百儿郎在衙外听令，自己进了太守衙，正赶上苏虎升堂办公。坚谭来到大堂上跪倒，口称：“坚谭参见大人。”苏虎问道：“你率兵攻打白水村之事如何？”坚谭说：“回禀大人，末将兵至白水村，因为敌人兵多将勇，大败而回。”苏虎问道：“损伤多少兵士？”坚谭说：“未损一兵。”苏虎大怒，拍案喝道：“胆大的坚谭，我命你去攻打白水村，捉拿妖人刘秀，你要是动手交战，岂能不伤一兵一卒？大概是你没敢攻打白水村，率兵而回，妄报军情，你竟敢违抗军令。刀斧手，将坚谭绑了，辕门外斩首示众!”刀斧手往前一扑，把坚谭上了绑往外就推。刀斧手往外一走，大将景丹高声喊喝：“刀下留人!”景丹、盖延、邹朱、邹标、张天胜、张天印、魏岳七个人全都跪倒，向苏虎苦苦哀求。苏虎说：“看在列位将军的分上，饶他死罪。”众将磕头谢恩，然后往两旁一站。苏虎吩咐：“把坚谭推回来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：“遵命。”把坚谭推回大堂，坚谭跪倒。苏虎说：“坚谭，本当将你斩首，今有众将向本总镇哀求，看在众将的分上饶你死罪。”左右给坚谭解开绑绳，坚谭叩首谢恩。苏虎说：“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饶，站堂军!”站堂军齐声答应：“有。”苏虎说：“来呀，重打四十大板。”站堂军立刻把坚谭按倒在地，打了四十大板，坚谭咬牙忍痛并未出声。打完了之后，苏虎说：“坚谭，我再派你带兵五百前往白水村捉拿刘秀。如若将刘秀拿来，算你奇功一件；若是拿不来妖人刘秀，回来之时定斩不饶。”两旁的战将平日都跟坚谭不错，一齐跪倒向苏虎哀求道：“请总镇大人多派些兵将。”“既然如此，”苏虎伸手抽出一支令箭：“你可去点兵三千。”坚谭伸手接过令箭，下了大堂往外走。他越想越有气，恨不能当时把苏虎杀了才解心头之恨。坚谭去点兵，苏虎退了大堂。景丹、盖延、邹朱、邹标、张天胜、张天印、魏岳七员战将一齐到了府外上马，到城外给坚谭送行。    

    到了城外，坚谭命三千人马候令起兵，然后对景丹、盖延等七个人说：“我有几句话跟你们说说。”七员将随着坚谭走出十几丈远，别人是休想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。坚谭就把自己归降刘秀的经过说了一遍，然后要求七个人帮助他倒反南阳郡。苏虎对待部下无恩少义，几个人一商议就妥了。坚谭把令箭交给了景丹，七个人回来上马进城，坚谭这才率领三千人马点炮起兵。    

    大兵离了南阳郡，走出来约有三十余里，坚谭便命众三军站住，大队人马不走了，坚谭吩咐：“歇息歇息再走。”三军们便把军刃放在地上，全都席地而坐。坚谭唉声叹气不止，众牙将与旗牌官便问：“将军你长吁短叹，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不妨说明。”坚谭说：“说什么？我们当差的官身不自由，奉命攻打白水村捉拿刘秀，谁敢不去？可恨苏虎，他给我一万人马也不是没有哇，只叫我带你们这三千人，你们这三千人跟着我到了白水村就得全军覆没。”几句话说得众人全愣了。坚谭接着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上一回我带着五百兵到了白水村就中了敌人之计，人家白水村的后边暗藏着五六万兵将，我败仗而归但愿一死，偏有众将给我求情。如今我带着你们到了白水村，就得被人杀个干干净净。”    

    坚谭这么一说，大家眼睛都直了。众牙将忙问：“将军，我们到了白水村，怎么就至于全军覆没哪？”坚谭说：“你们想一想，人家要是人少了敢反吗？白水村兵如兵山，将似将海，咱们兵微将寡，人少势单，众寡不敌，焉能不败？我坚谭真要把命扔在白水村，倒也不怎么难过，我挣的比你们多呀，每月关饷就比你们多挣几十两银子。只是你们，要是打了败仗把命扔了，那可太可惜了!为了每月挣个十两八两银子把一条命送了，有多么不值!再者说，要是皇上真是个明君，我们的太守是个清廉的官儿，还可以效命于疆场，落个为国捐躯，肝脑涂地，也是忠臣之道。你们想：王莽乃大汉朝的国贼，别看他弑君篡位，如今坐了皇上，可名不正言不顺，又对民无德，闹得刀兵四起，荒旱不收。王莽无德于天下，他的天下岂能久长？我们要是为他王莽命丧疆场，真是不值……”坚谭说着，叹息不止。    

    这些兵将被他说得军无战心，士无斗志，个个灰心，无精打采，愁容满面。内中有些人问道：“将军，我们能不能想个别的主意？”坚谭问：“想什么主意？”大家说：“想个万全之策呀。”坚谭说：“要想有个万全之策也成，除非是我们都归降刘秀。”牙将牛成问：“将军，我们要归降，刘秀他们能够相信吗？”坚谭说：“要想归降刘秀也成，我们先得把南阳郡得过来献给刘秀，到那时是决无不成之理。”牛成说：“我们怎样才能把南阳郡得过来呢？”坚谭说：“只要你们全都愿意，我就有主意。”牛成向众三军问道：“你们愿意归降刘秀吗？”此时军心早就变啦，兵将们恨不得把苏虎杀死，降了刘秀。如今牛成一问，兵将们齐声说：“愿降。”坚谭见他们全都愿降，就向他们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已然跟景丹、邹朱、邹标、张天胜、张天印、魏岳这七位将军商议妥当了，要倒反南阳，杀苏虎归降汉太子刘秀。如今你们全都愿意这么办，那好极了，我们只要齐心努力把事情办成功，归降刘秀，将来保他灭王莽也是有名有利，作一个开国定鼎的功臣。”众人齐声说：“坚将军，我们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吧!”坚谭说：“咱们这三千人既是一条心，倒反南阳就好办了，咱们要是回南阳动起手来，城中的兵将跟咱们穿的号坎一样，不好分别，杀乱了岂不自相残杀？你们赶紧把号坎脱下来反着穿上，动手的时候，凡是正穿号坎的就杀，反穿的别杀，都是自家人。”坚谭的话音儿刚落，这三千兵士个个脱下号坎反着穿上。坚谭见大家准备好了，传下命令：“初鼓回兵，三更准到南阳，在城外放火为号，里面有人接应给咱们开城，大家杀进城去。”众兵士齐声遵命。    

    大家欢天喜地等着回去倒反南阳，用饭、喝水、休息不表。却说天到初鼓，坚谭率领人马往回赶，约在三更时刻来到南阳城外。坚谭命牙将牛成带着几十名兵丁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放起了火号。城内的景丹未到三更便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扎什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；鞴好了坐骑，上马持戟，带了四个亲随，以巡查街市为名，准备接应坚谭。将至三更，景丹就望见城外放起火，知道坚谭率兵返回了，立刻催马够奔北门。到了北门里，勒住坐骑抽出令箭，他冲着把守城门的门军高声喊喝：“门军听真，我奉总镇之令，有紧急的公事要出城，你们急速开城。”门官不敢怠慢，忙叫门军开城。两个门军一个提着灯笼，一个拿着钥匙，到了门洞里撤闩落锁，将城门开放。景丹一催马就到了里门洞儿，勒住马举着令箭假装等着他们开外城门，景丹实际上就把城门守住了，任凭你是谁，也休想再把城门关上。门军刚把外城门打开了，坚谭率兵一拥而入。这三千兵将人人呐喊，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喊杀声震动了全城。景丹持戟在手，跟坚谭一起指挥人马冲杀，遇见苏虎的兵将，先冲他们呐喊，他们弃军刃跪倒投降。有不降者便杀，有拦挡的便砍，投降的让他们也反穿号坎杀敌。    

    坚谭、景丹率兵杀奔大守衙门。这时候苏虎早就睡着了，听到外边喊杀之声才从梦中惊醒，赶紧起来命人打探。家将进来禀报：“太守大人，大事不好，刘秀大兵入城了。”苏虎大惊，急忙传令：“聚将升堂。”外面大堂上打动聚将鼓，刀斧手、绑缚手、中军官、旗牌官和一干诸战将等齐聚大堂。苏虎通身戎装升坐大堂，他站起身来伸手拔令箭，刚要传令出战杀敌，突然间大将盖延拔出佩剑，奔过去一剑将苏虎的人头砍下!然后他把人头捡起来，一手举人头，一手擎佩剑高声喊喝：“有不降汉者，斩!”邹朱、邹标、张天胜、张天印、魏岳五个人也拔出佩剑。邹朱说：“王莽乃弑君篡位之贼，如今汉太子刘秀兴师讨贼，我等皆应弃暗投明，你们有不愿降者，讲!”呼啦一声，坚谭率兵已经杀到辕门，坚谭下马，仗剑率众拥入大堂。此时谁还敢说个不字，只有归降了。众人都愿听从他们八员大将的指挥调动。八个人商议了一阵，决定凡是归降者一律反穿号坎，由景丹率兵二百探巡街市，魏岳带兵看守太守衙，邹朱、邹标、张天胜、张天印分守四门并掩埋死尸，盖延查点府库金银粮米。坚谭率兵到白水村往迎汉太子刘秀，请刘秀到南阳接收南阳郡。    

    却说坚谭率领三千人马到了白水村外，正赶上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追赶刘秀也到了白水村。两军相遇，庞顺想跟坚谭合兵一处共打白水村，便命自己的人马二龙出水两翼列开，然后庞顺催马够奔坚谭的军前。坚谭命自己这三千兵列成一队，见庞顺过来，他也催马相迎。庞顺问：“将军因何率兵至此？”坚谭说：“奉了苏太守之命，前来攻打白水村，钦差大人莫非也是来攻打白水村捉拿刘秀吗？”庞顺说：“正是。”坚谭说：“请钦差大人观看末将打头阵，倘若战而不利，再请大人接应。”庞顺听坚谭愿打头阵，心中高兴，忙说：“本钦差一定援助于你。”坚谭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大人观敌瞭阵便是。”庞顺拨马要回归自己队中，马刚拨回头去，坚谭一催马，手起斧落，将庞顺人头砍于马下，随着喊叫一声：“我兵，杀!”三千大兵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如同排山倒海一般杀奔庞顺大队。庞顺的这些兵将亲眼得见庞顺被坚谭一斧劈于马下，军无主将不战自乱，又被坚谭人马一路大杀大砍，杀得东倒西歪，横躺竖卧。庞顺这支人马抵挡不住要往下败，邓禹趁势指挥白水村的子弟兵挡住了去路。这些兵将走投无路，只好投降。坚谭、邓禹叫投降的兵将把军刃放在地上，赤手空拳押进了白水村。地上放的军器、刀枪棍棒以及锣鼓纛旗，尽为白水村子弟兵所收。    

    此时，刘秀已然歇过乏来啦，坚谭下马给刘秀施礼，刘秀用手相搀。坚谭又给邓禹施礼，禀明了倒反南阳的经过，并说明了来意。刘秀十分高兴，对坚谭说：“将军此举于国有功，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共享富贵，将军乃开基创业定鼎的功臣，但愿将军从今以后努力杀敌，你我君臣早日恢复江山社稷。”坚谭说：“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报效千岁。”刘秀又对邓禹说：“邓王兄，你先暂守白水村，我请坚将军带领人马随我速奔宛城以救李氏昆仲。”邓禹遵命守住白水村。坚谭指挥三千人马保着汉太子刘秀杀奔宛城。到底宛城之事如何？这才引出一段胡阳城陈俊弃暗投明的热闹节目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	第三部分 兴龙岗马援选大将   为报号贾复闯敌营第44节  兴龙岗马援选大将(1)（图）


    耿纯、耿弇、耿耳　　上回书说到严子陵为国荐贤，陪同马援、寇恂来到三江大营，营门小校进营禀报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营中三声炮响，由营中冲出数百儿郎，雁翅儿排开，几十员大将簇拥着汉太子殿下刘秀和三江大帅而出。刘秀见了隐士立即下马，将帅们也跟着下了坐骑。严子陵要给刘秀叩头施礼，刘秀急忙拦住。马援、寇恂见刘秀相貌不俗，有龙凤之姿；又看将帅们都是精神百倍、气度轩昂，真是开国之君、开国之臣，两人暗暗称奇。马援、寇恂给刘秀叩头施礼，又向大帅施过礼，刘秀、李树业赶紧往里相让。有人接过刘秀与众人的马匹，大家一同入营。穿过辕门，到了中军宝帐，李树业是帅不离位；严子陵坐在客位，马援、寇恂往严子陵背后一站；刘秀在帅位右边坐下，姚、马、岑、杜四先锋与将士儿郎左右侍立。有人献上茶来，茶罢搁盏。    

    刘秀这才对严子陵说：“前者您荐的元帅邓禹，自从执掌兵权以来，得了南阳、胡阳、棘阳、颍阳、昆阳，总算不负所荐。如今仙师从何而至呢？”严子陵说：“邓禹之才，用兵善守。六韬之中，以犬韬最精。若是破王莽百万雄兵，恢复汉室天下，他是心有余而力不及。我听说千岁的兵将被困城中，就欲仿效留侯张良张子房，为千岁访一个兴刘灭莽的元帅。千岁洪福齐天，竟有奇遇，我在远方遇见了两位贤士，才称管乐，请了来为千岁恢复天下，报君父之仇，破王莽百万逆军。”刘秀惊喜非常，忙问：“贤士现在哪里？孤家能否一见？”严子陵站起身形，用手一指马援说：“此乃周朝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，大汉朝重合侯世孙，姓马名援字振远，他便是今之管乐。”马援说：“实不敢当。”严子陵又用手指着寇恂说：“此乃陇右寇明公后人，姓寇名恂字子玉，乃今世之周亚夫也。”刘秀起身施礼：“失敬，失敬。”然后命人看座。马援和寇恂说：“这是中军宝帐，焉有我二人座位？”再三推让，方才落座。    

    严子陵又问刘秀：“千岁，这支救兵到了多少天了？”刘秀说：“十天了。”严子陵问：“可曾与王莽兵将对敌吗？”刘秀说：“尚未出兵。”严子陵问：“可与城里的兵将通了信儿吗？”刘秀说：“隔着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，到城里通信儿谈何容易。”严子陵说：“救兵如救火，何不早日与贼兵决战而解重围，搭救城中兵将啊？”刘秀说：“仙师，孤家虽有大兵三十万，战将几十员，只因没有必胜之法，十天之内未敢轻出。”严子陵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还是速战为妙。”刘秀说：“仙师可有必胜之法？”严子陵说：“千岁，今世管仲、乐毅在此，还有何难？”刘秀听此言，如梦方醒，立刻就向马援求教，李树业也诚意相求。马援义不容辞，慨然应允。    

    李树业传令擂鼓升帐，聚将鼓响，将士儿郎随同四先锋见元帅施礼退立两旁。马援向刘秀问了问城中的情形，刘秀把城中的事情一一讲清。马援暗暗称奇，城中只有七十天的军粮，邓禹却守了两年，王莽的兵将竟未能把城攻下，可知邓禹有多大难处了!问明了情况，马援坐在帅案后，对刘秀说：“欲解昆阳之围，破王莽百万雄兵，必须城里头的兵将与三十万救兵同时出战，夹攻敌军方能成功。我们先派一员大将，带着报号的公文，由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过去到城中报号。容报号的战将讨来回文，我再指挥人马，一战可破王莽百万大兵。”李树业和刘秀站起身形，同时说：“请。”马援拿起笔来，在帅案之上一挥而就，文不加点，写了一件报号的公文。写完了之后，呈给刘秀与三江大帅李树业。二人一看，公文上将破敌人百万雄兵之法写得十分详细。刘秀向李树业说：“若按此法，城中有邓禹指挥兵将，我营有马贤士调动，王莽的百万兵指日可破了。”李树业在公文上盖上帅印。    

    马援拿着公文对众将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我这件公文，无论是哪位将军带在身上，凭胯下马、掌中军刃杀过王莽百万雄兵大营，别叫敌人兵将所伤，闯过敌营到昆阳城中呈交邓大帅；再讨来回文，闯出敌营回到我营，灭莽之功首居第一了。”刘秀说：“谁能有此勇力，孤封他公侯之爵。”马援又说：“列位将军不可勉强，千万要量力而行，斟量自己有此能为才能前往。若是无此勇力，到了敌人大营，把命丧了事小，公文让敌人得去事大。这件事关系汉兵存亡，汉室复兴，非同小可。哪位将军能担此重任，前往昆阳城报号呢？”马援这么一说，一干诸战将虽有立这件功劳之心，可听着这个沉重太大，又都不敢冒险。立不成功劳，耽误国家大事，谁也不愿落这个名声。有能为的武将心里也打鼓，闯到王莽的兵营中，只许伤人家，不准敌人伤自己，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呀！所以帐中无人答话。    

    马援问了三声，有人说话了：“俺愿往昆阳报号。”马援一看说话之人身躯高大，如同半截黑塔相似。马援问：“将军贵姓高名？”“俺姓纪名敞字德芳，人称铁杵天王。”马援说：“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全都听见了吗？”纪敞说：“我听见了，能立这件功劳，算是第一；如果把命丧在了敌营，公事叫人家得了去，反倒误了大事。我是度德量力觉得能成，才讨此公文去昆阳报号。”马援就把公文封好交给他：“将军定要小心。”纪敞手拿报号公文，走出了中军宝帐。他回到寝帐之内，让兵丁给他找了个包袱皮儿，把公文包好，往身上一背，斜系麻花扣儿；右手抄起鎏金杵，往外就走。兵丁问：“将军，您上哪儿去呀？”纪敞说：“到昆阳城报号。”兵丁说：“将军，要闯营报号，都是在夜间，敌人营中灯烛不明。敌人多，离着远，看不见您，只有眼前的少数人和您动手，那才成哪！”纪敞说：“我看不见敌人，我还为难哪！夜里看不见更着急。”兵丁无法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您就去吧！”于是纪敞迈开了大步往外就走。    

    他出了营盘，离敌营不远了，只见敌营壁垒森严，旌旗招展，刀枪密排，壕沟里有鹿角，布置得如同那铜墙铁壁相似；营内的兵将出入往来，好像蚂蚁盘窝一般。他看着敌人大营这个势派，觉得挺眼晕，就由打兴龙岗跑下来，飞奔敌人大营。那王莽的兵将，离着老远就看见他来了，营门小校吩咐：“准备。”兵丁们抽弓搭箭，认扣填弦，前把一推，后把一拉，就等着纪敞来了好用乱箭射他。纪敞快步如飞，离莽营还有一箭之地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呔！对面来的什么人？少往前进，我们要放箭了！”纪敞不出声就往营门跑。梆梆梆，梆子一响，乱箭齐发，那箭如同雨点相似奔他射来。纪敞头上无盔，身上无甲，加上大杵的分量沉重，耍着又笨，拨打雕翎箭，那如何能成？他的身材高大，不用瞄准儿，乱射都能射得着他。眨眼之间，身上就中了两箭。他觉着难入敌营，转身就跑。刚一转过身儿来，屁股上又中了两箭，疼得他往回就跑。跑出多老远来，站住不跑了，用手把身上中的箭拔下来，鲜血直流，疼得他没法子，在地上抓起一把土往伤口一撒，回过头冲着王莽的兵将直骂。然后过了兴龙岗，他跑回了三江大营。    

    营门小校见纪敞回来了，就说：“将军您大喜啦！”“俺有什么喜事？”“将军到昆阳城报号回归，岂不是件喜事？”纪敞说：“喜不成了，我没进敌人的大营，被人家用箭射回来啦。”他进了营门，穿过辕门，就看见了在中军帐内将士儿郎环列，大帅还没退帐哪！他来到帐中向马援施礼：“俺纪敞无此勇力，被敌人用箭射回来了。”说着，他把包袱解下来，取出报号的公文，往帅案上一放：“你另派别人吧！”说完了，退在了别人的后头。纪敞觉得脸上无光，低着头默默无言。    

    马援又问：“哪位将军愿往昆阳城报号？”没人答言，马援再问一声：“哪位将军愿立此大功？”仍不见有人回答。众战将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只是无人敢去。姚期就跟马武说：“兄弟，要是马踏敌人大营，还得让咱们哥儿们。想当初咱们哥儿俩闯过几次了，今天还是咱们去，一使鬼扯转儿，就进去了。”马武说：“兄长，万万不可。当初咱们闯营，王莽只有几十万兵，而且外边没有援兵。现在王莽兵百万、将千员，咱们三十万大兵一扎营，敌人必然防备严密，你可不能胡来，鬼扯转儿也过不去啦！”姚期把嘴一撇：“这件报号的功劳，还是你我两个人的。别看这三十万救兵大营，兵似兵山，将似将海，全都是酒囊饭袋、衣裳架子。除了你我之外，是没人能担此重任的。”    

    姚期在这儿夸海口，在他身背后有一个人听着很不满意。这人心说：凭你姚期的武艺，也敢藐视全营将士！他不由得气往上撞，用手一分姚期和马武，往当中一站。姚期和马武一看这人，正是抱月双槐岭投军的贾复贾君文，姚期自知失言。论武艺，这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实是比他们姚、马、岑、杜四先锋强多了。马武直瞪姚期，姚期一吐舌头。    

    贾复迈步来到了帅案前，对马援说：“草民愿往。”马援和严子陵见他身体雄壮，精神百倍，仪表不俗，很是高兴，料他敢去，武艺必强。马援问：“将军你在营中当差，为何自称草民？”贾复说：“我既不是昆阳城中的汉将，也不是三江的汉将。我是在中途投军，寸职未受，故称草民。”马援对刘秀说：“千岁，他既是新投的军，要是闯过营去，到了城下，那城中的邓元帅不认识他，怎能开城呢？”刘秀说：“马贤士若不提起，孤家倒给忘了。当初孤与四先锋从昆阳出来之时，邓招讨把他的一壶箭给了孤家，说明了孤家搬回救兵之时，有他不认识的战将到昆阳报号，只要有那邓禹的一支箭，他便开城，是认箭不认人。”马援说：“如此甚好，千岁就给贾复一支箭吧。”刘秀命王官把箭壶取来，王官遵命而去，取回箭壶呈给刘秀。刘秀接过箭壶，由里边抽出一支箭来交给贾复：“贾王兄，你到了昆阳，凭此箭便可叫开城门。”    

    贾复接过这支箭，马援又将报号的公文交给他，贾复拿着公文和雕翎箭走出中军帐。回到了他的寝帐，他把公文、雕翎箭放在桌案上，摘盔卸甲脱战袍，往床上一躺，闭目养神。耗到了掌灯时分，把精神养足了，他起来吃饭。酒饭吃完了，贾复吩咐亲随鞴马，他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扎什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，把报号的公文掖在了护心镜内，拿着雕翎箭出帐。亲随把战马已经鞴好，拉到了贾复的面前。贾复见他的打将亮银鞭和画杆方天戟挂在马鞍鞒的得胜钩上，左边洒袋之内装着宝雕弓，右边走兽壶内密排雕翎箭，就把刘秀给的那支叫城的箭也装在箭壶之中。他将马的肚带紧了紧，拢丝缰认镫扳鞍上了马，伸手摘下画杆方天戟，又摸了摸八宝电光锤，这才催马出营。    

    贾复来到兴龙岗上，把马勒住，往王莽大营一看：万盏灯火齐明，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。贾复心中暗想：马踏敌人大营，要是这时候就走，他们全都精神满锐气足；后半夜入敌营，他们全都睡得矇矇眬眬，杀他们就容易了。转念又一想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还不舍死忘生地报号，以报刘秀昔日救命之恩，等到何时？想到此，贾复把马一催，由兴龙岗上而下，直奔敌人大营。


cover_image.jpg
@uﬁﬁnmﬁs %ﬁ\

(8 5 4, B A
FREREA \%\





